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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考察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的使用情况发现，不像其他语言的数分类词系统，汉语方言量词系统没有将
“人／非人”“有生／无生”或者“人／动物／无生”等特征区别开来。汉语方言称量“人”和“动物”主要使用通用量词和形状
量词，虽然有少数专用的量人量词和动物量词，但使用的限制多、范围窄，不具有普遍性。汉语方言的植物量词具有类型

学共性，都来源于植物或植物部件，并且可以演变成形状量词。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系统应该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量词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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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学界通常从两个角度对有生量词进行研
究：一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汉语中有生量词的历

史演变，如叶桂郴分别考察了汉语量人量词和动

物量词的历时演变①②；王彤伟探索了量词“头”

的历史演变③；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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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汉语生物属性量词的

发展演变④。二是从共时的角度分析中国境内各

民族语言有生量词的语义类型，如樊中元分别研

究了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人或动物量词的语义类

型⑤⑥。但鲜有学者从汉语跨方言的角度考察有

生量词的使用和分布情况。本文将突破以上研究

局限，将汉语各大方言纳入考察的范围，全面分析

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的分布状况、使用特点及类型

特征。

本文使用的语料均来自公开发表的方言研究

文献、方言词典以及对湖南省某高校各方言区学

生及其家长的问卷调查⑦。本文共调查了 ３２个

方言点，覆盖各大方言区。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

在图表中只呈现具有代表性的方言点。

一　量人量词及其方言分布
汉语方言量人量词比较丰富，主要有“个、

只、位、口、头、条、块、枚、粒、根、枝（支）、碌、蔸”

等，下面分别介绍这些量词的方言分布状况、量词

的性质及其使用特点。

个：分布最广，遍布官话、晋语、徽语、吴语、赣

语、湘语、粤语、闽语、客家话、平话等各大方言。

只：遍布各大南方方言，如吴语、湘语、赣语、

粤语、客家话、闽语、平话等。

位：主要分布于官话区（如洛阳、西安、南京、

武汉、成都等）、吴语（如上海、崇明、苏州等）、赣

语（如黎川）及北部湘语（如长沙）等。

口：主要分布于官话区（西安、柳州、银川、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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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木齐等）、晋语区（山西太原、山西岚县①）以及

海南闽语区（如海南府城、文城、万城）②。

头：主要分布于湘桂粤交界的土话区（如广

西 贺 州桂岭
③；湖 南 新 田陶岭乡、蓝 山太平圩、嘉

禾塘村
④）。

条：主要分布于湖南湘西方言区（如湖南吉

首、凤凰竿子坪
⑤，溆浦⑥、泸溪⑦、辰溪⑧、沅陵⑨）以

及粤语（如广州瑏瑠）。

筒：主要分布于湖南湘西方言区（如湖南吉

首、凤凰竿子坪，保靖水银）。

块：主要分布于西南官话区（如四川乐山瑏瑡、

彭州瑏瑢、大邑新场古镇
瑏瑣）、冀鲁官话（如山东淄博博山、

即墨瑏瑤）以及晋语（如山西太原、晋源瑏瑥、岚县，河

南焦作瑏瑦）。

枚：主要分布于闽语区（如海南海口，海南府

城、文昌文城、琼海嘉积、广东雷州？？瑏瑧）以及徽语区

（如江西浮梁瑏瑨）。

支、碌、蔸：主要分布于粤语区（如广州瑏瑩）。

粒：主要分布于粤语区（如广州）以及湘南土

话区（如湖南道县仙子脚）。

根：主要分布于云南的西南官话（如云南蒙

自、建水瑐瑠）。

综观汉语方言量人量词发现，汉语方言通常

没有专门称量“人”的量词，大多用通用量词称量

人，其中用得最广泛的是通用量词“个”，在北方

方言中“人”几乎都是用通用量词“个”称量。在

南方方言中，称量“人”既可以用“个”，也可以用

通用量词“只”，因为“只”是南方方言的通用量

词，如吴语、湘语、赣语、粤语等。“个、只”称量

“人”都可以表示中性色彩，无喜爱、憎恨的感情色

彩，也无身份地位的高低，如湘语称量“老师、学生、

军官、医生、律师”等，“个、只”都可以使用。但如

果在表示贬义色彩的语境中出现，不能用“个”，必

须用“只”，如“一只贼、一只强盗、一只土匪、一只

流氓”等。可见，通用量词“个”称量人占有绝对优

势，不仅北方方言使用，南方方言也使用。通用量

词“只”称量人只在南方方言中使用，可以表示贬

义色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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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汉语中指人名词使用最多的

量词是不标示任何特征、不带任何特殊意义的通用

量词“个”，不特别标示指人名词是汉语分类词系

统与其他语言分类词系统最大的不同。”瑐瑡

方言中，称量人的其他量词如“条、筒、块、

粒、根、枚”等通常是形状量词，一般用来称量无

生物，但是这些称量“人”的形状量词都是该方言

的通用量词，如湖南湘西的“条”“筒”、四川话和

山西话的“块”、湘南土话中的“粒”、海南闽语

“枚”等，这些形状量词在该方言中不仅能称量无

生物，还可以称量有生物和抽象物。用“头”称量

“人”的方言，虽然“头”没有完全通用化，但在动

物中是通用量词，如广西贺州桂岭本地话、湖南新田、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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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太平圩、嘉禾塘村等，这些方言中的“头”可以称量

任何动物，如“猪、牛、羊、狗、鸡、蚂蚁、鱼、蝴蝶”

等，在动物中是通用量词。因此，这些形状量词不

能看作能称量“人”的专用量词，只能看成是通用

量词，和通用量词“个、只”称量“人”的性质一样。

在这些用形状量词称量“人”的方言中，粤语

称量“人”的量词比较特殊。粤语称量“人”除了

用通用量词“个、只”以外，还可以用形状量词

“条、碌、支、粒、蔸”等，但是这些量词都是用来称

量无生物的专用量词，并不是粤语的通用量词。

虽然这些形状量词都可以称“人”，但都有各自不

同的感情色彩。单韵鸣认为，粤语“条”一般在非

正式场合中用来称量人，既可以表示贬义的感情

色彩，也可以表示关系友好、语气和善亲昵等感情

色彩①。黎纬杰指出，粤语中称量“人”一般用

“个”，不含有任何感情色彩；“只”称量人有贬义，

“碌”本来用于“圆柱形而较粗”的事物，用来称量

人往往带有轻蔑、厌恶的色彩；用“粒”称量人往

往含有轻蔑之义；用“支”称量人也还有轻蔑或俏

皮之义②。陈祝琴认为，“蔸”称量人带有强烈的

主观性，表示不尊重、不礼貌③。由此可见，粤语

用这些形状量词称量人，表达的感情非常细致，在

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情感状态下，可以选择不同的

形状量词，但用这些形状量词称量“人”都表示贬

义色彩，这可能因为这些形状量词本来就是用来

称量无生物的，用来称量人，将“人”比作无生物，

于是就产生了贬义。而其他方言中称量人的形状

量词“条、块、粒、枚”等是该方言的通用量词就没

有贬义。

综上所述，汉语通常没有设定专门的量词量

人，一般用通用量词量人，或者用形状量词量人，

即使设定了几个专门的量词量人（普通话：位、

名、员；方言：位），也受语体色彩和特定语境的限

制很大，使用频率低，不具有普遍性。

二　动物量词及其方言分布
汉语方言称量“动物”的量词复杂多样，各方

言的使用也有差异。为了尽可能获得真实、可靠

的方言语料，以便较深入地考察汉语方言的动物

量词，本文采用了文献参考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

方法收集语料。因为动物较多，为了分析方便，本

文挑选出１２种既常见又有代表性的动物作为调
查对象，考察各方言动物量词的使用情况。动物

量词的方言分布如表１。

表１　称量“动物”量词的方言分布

动物 鱼 蛇 毛虫 牛 猪 羊 马 狗 鸡 虾 苍蝇 蚊子

官话

黑龙江哈尔滨 条 条
条

只

头

只

口

只

头

只
匹

条

只
只 只

只

个

只

个

新疆乌鲁木齐 条 条 条
头

只

头

只
只 匹 只 只 个 只 只

陕西西安
条

个

条

个
个

头

个

头

个
个

匹

个

条

个
个 个 个 个

甘肃兰州④ 个 个
个

只
个 个

个

只

个

匹
个 个

个

只

个

只

个

只

山东牟平 根 根 根 头
头

口

头

只
匹 只 只 只 只 只

山东青岛
条

个

条

个
个

头

个

头

个

只

个

匹

个
只个

只

个

只

个

只

个

只

个

河南洛阳 条 条 条 头 口 只 匹 只 只 只 只 只

辽宁大连 条
条

个
条 头 头

头

只
匹 只 只 个 个 个

江苏南京 条 条
条

只

头

只

头

只

头

只

匹

只

条

只
只

个

只
个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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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动物 鱼 蛇 毛虫 牛 猪 羊 马 狗 鸡 虾 苍蝇 蚊子

官话

四川成都
根

条
根 根

根

条

根

口

根

只
匹 根 只 只 只 只

湖北武汉 条 条 条
匹

条

匹

头
匹 匹 匹 只 只 只 只

贵州贵阳 条 条 条 条
头

口
只 匹

头

条
只 只 只 只

晋语

山西太原 根 根
根

只

头

块

头

块

头

只

匹

块

根

个

只

个
只

只

个

只

个

山西古交① 条 条 条
头

个

头

个

头

个

头

个

头

个

头

个
个 个 个

山西晋源② 根 个 个 个 只 只

吴语

上海 条 条 条
条

只

只

个
只 匹

只

个

只

个
只 只 只

浙江宁波③ 根④ 根 根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浙江余杭 根 根 根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江苏苏州 条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浙江温州⑤
头

条
头 头 头 头 头 头匹 头个 头个 头个 头个 头个

浙江丽水 尾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徽语

安徽绩溪
只

条
只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安徽歙县⑥
个

条
头 头 只 只 只 只

安徽绩歙片⑦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赣语

江西南昌
条

只
条

条

只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江西黎川⑧ 条 条
条

只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江西萍乡 只 只
只

口
只

只

匹
只 只

江西抚州⑨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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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武慧霞：《试论山西古交量词的用法》，《北方文学（下旬）》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王文卿：《晋源方言研究》，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阮桂君：《宁波方言物量词研究》，刘丹青主编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新视角———第五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

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３９—３４９页。
吴语中称量“鱼”的量词各地发音相似，都是读成［ｋｕ３３］／［ｋｕɑ５５］，但写法各不相同，有“根、梗、光、觥”等。参见阮咏梅（２０１３）

认为称量“鱼”的量词［ｋｕ３３］本字就是“根”，因为两者在温岭方言中读音相同。我们认同这一看法，将吴语各地称量“鱼”的量词“梗、
光、觥”都写成了“根”。参见阮咏梅：《温岭方言中的量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王彬思：《温州方言名量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４年硕士学位论文。
陈丽：《安徽歙县大谷运方言》，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４—１４６页。
孟庆惠：《徽州方言》，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颜森：《黎川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付欣晴：《抚州方言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８８—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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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动物 鱼 蛇 毛虫 牛 猪 羊 马 狗 鸡 虾 苍蝇 蚊子

湘语

湖南长沙 条 条 只 头 只 只
只

匹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湖南宁乡 条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湖南祁阳
条

只
条

条

只
条只 只 只 只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湖南娄底
条

只
条 条 只 只 只 匹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湖南双峰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湘桂粤

土话

广西贺州①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湖南新田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湖南江永②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匹 头 头 头 头 头

闽语

福建福州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福建福清③ 尾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福建龙岩④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福建泉州 尾 尾 尾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福建漳州
尾

只

尾

只

尾

只

头

只
只 只 只

条

只
只 尾 只 只

福建厦门 尾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海南海口
条

只

条

只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福建邵武⑤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客家话

广东梅县⑥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只

广东河源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只

江西吉安遂川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只 个 个 个

江西于都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匹 只 只 只 只 只

粤语
广东广州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广东东莞 条 条 条 头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平话 广西南宁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匹 只 只 只 只 只

　　从表１可以发现，汉语方言称量动物使用频
率最高的量词是“只”，尤其是南方方言；其次是

“个”，在北方方言里使用得多。除了通用量词

“只、个”外，还有形状量词“条、根、茎”，准动物量

词“头、口、尾、匹”等。“头、口、尾、匹”都称量动

物，但不是类型学上所称的动物量词，类型学上的

动物量词，指的是能称量所有动物的量词，而在大

多数方言中这些量词只能称量特殊类型的动物，

不能称量所有动物，因此，我们将它们称为“准动

物量词”。

１．通用量词“只”“个”
近代汉语中，“只”是常见的动物量词，明清

时期“只”称量的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固定为称量

形体较小的动物。在通用量词是“个”的北方方

言中，通常动物都可以用“个”称量，如甘肃兰州、

山东青岛、陕西西安等地方言。体型较小的动物

如“鸡、虾、苍蝇、蚊子”等也用“只”称量。因此，

在北方有些方言称量小型动物既可以用“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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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才佳：《贺州市桂岭本地话动物类通用量词“头”》，《百色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黄雪贞：《江永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８３—１８５页。
冯爱珍：《福清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１２—２１４页。
李焱：《浅析龙岩方言量词“头”》，《青年文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１６期。
严修鸿：《福建西部方言的量词“茎”字》，《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温美姬：《客赣方言量词比较研究———以梅县话和南昌话为例》，《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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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个”，甚至在有些方言中“牛、猪”等大型

动物也可以用“只”称量，如哈尔滨、乌鲁木齐等

地方言；“只”在南方方言中是通用量词，南方方

言除了小型动物可以用“只”称量外，其他动物大

多也可以用“只”称量，甚至在有些方言中，一维

特别凸显的条形动物如“蛇、鱼”等都可以用“只”

称量，如江西于都、抚州等地赣语，福建漳州、海南

海口等地闽语。南方方言用“个”称量动物的很

少，通常出现在与官话相邻的方言区。

２．形状量词“条、根、茎”
称量动物的量词一般采用“部分代替整体”

的转喻方式由“身体部件”名词语法化而成。能

充当量词的“身体部件”必须在其整个身体中具

有凸显性并且人们对它有较高的关注度。不同动

物凸显的身体部件不同，同一动物不同方言区人

们关注的部位也不同。“身躯”“头部”“嘴部”和

“尾部”都是动物最易凸显的身体部件。

有些动物长条形的“身躯”最为凸显，或者有

些方言区更关注的是动物的长条形身躯，因此，通

常用“条／根”称量。整个身体呈一维长条状的动
物，如“蛇、毛虫、鱼”等，绝大多数的方言用形状

量词“条／根”计量，用“根”计量的方言相对较少，
如宁波、成都话、牟平等地方言。三维立体的动

物，如“牛、狗”的长条形身躯特别容易凸显，因

此，许多方言“牛、狗”用“条／根”称量。有些方言
关注所有大型动物的身躯，如“牛、猪、羊、马、狗”

等，这些动物都可以用“条／根”称量，如广东梅县
用“条”称量，四川成都用“根”称量。在方言中

“条／根”语义泛化程度较高，在“硬度”这一语义
特征上的对立相对模糊。闽西地区如福建邵武话

的“茎”也是形状量词，几乎所有的条状物都可以

用“茎”。量词“茎”是对古汉语的继承和发展，是

一个古老的量词。

３．准动物量词“头、口、尾、匹”
动物的头部是最重要、也是最为突出的部分，

每一个动物都有头，在认知上很容易被凸显出来。

在汉语方言中，大部分官话区用“头”称量大型兽

畜。而有些方言可以用“头”称量所用的动物，如

闽语区福建福清、福州、莆田、建瓯、龙岩等地方

言，紧靠福建的吴语如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方言以

及湘桂粤交界的土话区如江永土话、广西贺州、广

东乐昌等方言，其中广西贺州、湘南土话中的

“头”还可以称量“人”。

动物的“口”是维持生命最重要的器官，也是

容易凸显的身体部位。在汉语方言中动物只有

“猪”用“口”称量，主要分布在官话区（河南洛阳、

山东牟平、江苏南京、四川成都等）和晋语区（山

西沂州、大同、岚县等）。“口”称量的对象有较大

的语义限制，除了具有“有口”的条件，还要具有

“需要供养”的条件。“口”量人时，只限于称量家

庭成员，因为家庭成员既有口，又需要供养，是最

适合用“口”称量的对象；“口”可以称量“猪”是

因为自古以来“猪”都是“家”的象征。汉字“家”

完美地诠释了古代文化中家和猪的亲密关系，

“家”“从宀，从豕”，房屋里有猪才是“家”，因此，

猪是构成一个家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先民的认

知中，“猪”就如同需要“供养”的“有口”的家庭

成员。因此，“口”称量“猪”和称量家庭成员一样

被人们使用。

动物的“尾部”由于突出的形状和重要的功

能而凸显，或者当地方言区人们更关注的是动物

的“尾部”。量词“尾”主要分布在闽语区，常用来

称量“鱼”，其次是“虾、蛇、毛虫”等。用“尾”称

量的动物必须具有“尾部凸显”的特征，鱼的尾部

不仅外形突出，而且对其有重要功能，“尾部”凸

显是“鱼”最典型的特征，因此，鱼是“尾”的典型

成员，能用“尾”称量动物的方言，“鱼”一定用

“尾”称量。在厦门话中，“尾”只能计量“鱼”，而

在泉州和漳州方言中，“尾”还可以计量虾、蛇、虫

等“尾部”比较突出的动物。“鱼”在闽语中都用

“尾”称量，这一用法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闽语

方言区都靠海，捕鱼是当地人们主要的生活来源

和经济来源，“鱼”对当地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因

此人们专门设定了一个量词来称量“鱼”，以便与

其他动物区别开来。随着“一尾鱼”说法普遍性

和常用性的提高，“尾”也开始称量其他“尾部”较

凸显的常用动物“虾、蛇、毛虫”等。

“匹”是“马”的专用量词，在北方方言区

“马”通常用“匹”称量。在古代北方地区，“马”

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战争工具，

由于其重要性，人们专门设定了一个特定的量词

来计量，以便和其他的动物加以区分。而南方方

言中的“马”通常用“只”或“头”计量，即使用

“匹”计量，也是受到了官话的影响，如长沙、南

宁、江永等地。但湖北的西南官话如武汉话、黄冈

话却是例外，“匹”可以称量所有的大型动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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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猪、羊、老虎、马”等，这是“匹”范畴进一步扩

大的结果。

用“口”称量“猪”和南方闽语专用量词“尾”

计量“鱼”以及北方方言专用量词“匹”计量

“马”，都是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而形成的结果。

Ｌａｋｏｆｆ认为，分类是来自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
人类与其周围物质间环境的互动，而非单纯的依

据个体的客观属性特征作分类，因此要广泛解释

人类分类的行为，需要参照人类主观经验的因素，

即文化生活经验。所以，无论传统分类或原型理

论，其所考虑的个体特征大致属于客观的立场，然

而不可否定的是，我们会因不同的文化对外在事

物产生种种交互作用的丰富经验而有不同的认

知，进而产生主观的意识，对物体作不同的

分类①。

综观汉语方言称量动物的量词发现，汉语方

言中一般采用通用量词“只”和“个”称量动物，其

次是形状量词“条、根”。准动物量词“头、口、尾、

匹”在绝大多数方言中只能称量特殊类别的动

物，而不是所有的动物，不是真正的动物量词，这

些量词使用范围狭窄，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含义，

与功能量词的特点相似。但在极少数方言中（如

闽语福州话、龙岩话，贺州桂岭土话）“头”能称量

所有的动物，是真正的动物量词。

三　植物量词及其方言分布
植物主要包括“树、草、菜”三大类，汉语方言

称量这些植物的量词也非常丰富，下面将介绍这

些量词的方言分布状况及使用特征。

棵：主要分布于官话区或靠近北部地区的南

方方言：官话区（如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西

安、武汉等），晋语（如山西万荣、太原等），徽语

（如安徽绩溪、歙县等），湘语（如湖南长沙），赣语

（如湖北大冶②、安徽宿松③），吴语（如上海、苏

州）

株：主要分布于吴语区（如浙江宁波、温州、

舟山④等）。

蔸：主要分布于南方方言区（如湘语、赣语、

客语、粤语、闽语、西南官话等）。

丛：主要分布于闽南语区（如福建泉州、漳

州、厦门，广东汕头、揭阳，海南⑤等）。

木⑥：主要分布于粤语区（如广东广州、东莞，

广西南宁⑦、北海⑧等）和晋语区（如山西太原、文

水、平遥⑨等）。

条：主要分布于客语区（如广东梅县，广西兴

业、博白、容县瑏瑠等）。

根：主要分布于西南官话（如湖北宜都瑏瑡，四

川成都瑏瑢、彭州）、赣语（如湖南平江、岳阳瑏瑣，湖北

咸宁瑏瑤）、徽语（祁德片、严州片）、勾漏粤语（如广

西贺州瑏瑥）等方言区。

枝（支）：主要分布于吴语区（如浙江海宁）和

客语区（如福建永定）。

茎：主要分布于徽语区（如江西浮梁）和闽西

区（如福建邵武、连城、上杭）。

头：主要分布于客语区（如广东梅州，广西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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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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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６，ｐｐ．１３－５２．

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２页。
唐爱华：《宿松方言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４页。
方松熹：《舟山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４８页。
符其武：《琼北闽语词汇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０６页。
称量植株的量词在粤语中读［ｐｏ］、在晋语中［ｐｕ］，读音相似，但文献中的写法各有不同，有“坡、颇、朴、钵”等。李小萍（２０１３）

根据读音和用法考证其本字当为“木”。我们认同这一看法，将称量植株的量词［ｐｏ］全都统一写成“木”。参见李小萍：《山西方言北部、
中部方言植株个体量词［ｐｕ］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林亦，覃风余：《广西南宁白话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７８页。
陈晓锦，陈滔：《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７页。
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３７页。
陈晓锦：《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６８页。
李崇兴：《湖北宜都方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５９页。
张一舟等：《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巴蜀书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８３页。
朱道明：《平江方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７页。
王宏佳：《咸宁方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０页。
陈小燕：《多族群语言的接触与交融———贺州本地话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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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①，江西定南②、瑞金③）和赣语区（如江西于都、

黎川）以及闽西区（如福建龙岩）。

窝：主要分布于西南官话（如四川成都、西

昌④、自贡⑤、重庆等）和粤语区（如广东四会、肇

庆、云浮、广宁等⑥）。

窠：主要分布于赣语区（如安徽宿松、湖北咸

宁）。

综观以上植物量词的方言分布可以发现，称

量“植物”的量词主要有“棵、株、蔸、丛、条、根、

茎、枝、木、本、头、窠、窝”等，除了“头、窠、窝”三

个量词外，其他量词都是来源于植物或植物部件

名词，而且这些植物部件的名词很多都不同程度

地发展成了形状量词，如“条、根、枝、丛、茎”已经

发展为形状量词，“棵、蔸、本”在一些方言中只能

称量“植物”，而在另一些方言中可以称量条状事

物，发展成为了形状量词，如贵阳话的“棵”可以

称量“棍子、竹竿、扁担、绳子”等条状物；粤语的

“蔸”可以称量“鱼、蛇、木、柴、钥匙”等条状物；浙

江金华岩下“一本针”、福建仙游“一本锁”等用法。

“头”通常用来称量动物，在一些方言中还可

以称量植物，因为动物有头有尾，植物也有蔸有尾

（即本末）。在湘方言中树的根可以称为“树蔸

脑”，即“脑”和“蔸”意义一样，由此可见，树的

“蔸”等同于“头”，这样通过转喻机制，“头”也可

以称量“植物”；而另一些方言“头”还可以称量

“圆形物”，也发展成了形状量词，如在闽语建瓯

话中“头”可以称量“蛋、花”等圆形物。“株、木”

只能称量植物，没有进一步发展。“窠”和“窝”都

指的是“鸟兽昆虫的巢穴”，通过隐喻机制，语义

发展为种植植物的“圆坑”，对于生长的植物而

言，只要有“根”就会有一个“窠／窝”，所以植物也
可以用“窠／窝”称量。

Ａｄａｍｓ考察了３７种亚洲语言的量词系统指
出，植物是基本隐喻的基础。在多数分类词语言

中，如印度尼西亚语、老挝语，都用植物或植物部

件名词用作量词，其中，“树干、果实、叶子”是使

用频率最高的植物部件，它们分别对应事物“长、

圆、扁”等三种基本的形状，这三种形状是数分类

词结构中出现的最强的隐喻⑦。Ｃｒｏｆｔ（１９９４）考察
了各种量词系统指出，量词的语义分类中，自然物

“树、花、果实、树枝、种子、叶子”等植物部件的名

词常用作量词，并且可以称量其他无生物，表示形

状⑧。由此可见，汉语用植物或植物部件来称量

植物并发展为形状量词，具有类型学共性。汉语

表示树枝的名词“枝、条、茎、棵”，表示树根的名

词“本、蔸、头”，表示树的名词“木、丛”等都不同

程度地发展成形状量词。树、树枝、树根这种一致

性的变化，符合“平行虚化规律”，它们从名词语

法化为量词的过程是平行对称的。这些植物部件

内部保持一致的平行对称性。从植物部件发展成

为植物量词再发展成为形状量词符合人类认知的

一般规律，是很自然的事情。

综观汉语称量植物的量词发现，汉语有些方

言有专用的植物量词，如北方方言的“棵”，南方

方言的“蔸”，吴语的“株”，粤语、晋语的“木”；而

有些方言没有专门的植物量词，如闽语的“丛、

茎”，吴语的“枝”，客、赣语的“条”，客赣语的

“头”等，这些量词都已演变成形状量词，“头”还

是动物量词。西南官话的“窝”，赣语的“窠”不仅

是植物量词，而且是动物量词。还有些方言专用

植物量词已开始向形状量词演变，如贵阳话的

“棵”、粤语的“蔸”等。因此，汉语方言称量植物

的量词和称量“人”和“动物”的量词一样，都没有

严格地将其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汉语称量植物

的量词大多都与形状量词有密切联系，是形状量

词的重要来源，这一特点具有类型学共性。

结语

Ａｉｋｈｅｎｖａｌｄ对量词类型学研究显示，大多数
数分类词系统区别“人、非人”“有生、无生”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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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黎俊坚：《陆川客家话的量词》，《广西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２第２期。
王颐：《定南方言》，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４页。
刘泽民：《江西瑞金方言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９５页。
陈燕：《西昌方言的特殊量词及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第３期。
陈家春，李进：《自贡话量词研究》，《自贡师范高专学校学报》２００３第２期。
邵宜：《广东西江流域粤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载詹伯慧编：《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版，第４０８—４２２页。
ＡｄａｍｓＫ．Ｌ．，Ｎ．Ｆ．Ｃｏｎｋｌｉｎ．Ｔｏｗａｒｄ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７３，ｐ．５．
Ｃｒｏｆｔ，Ｗ．“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ｏｒｄ，１９９４，４５（２）：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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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人、非人的有生物、无生物”①，如Ｊａｃａｌｔｅｃ语
（美洲玛雅语）有三个数分类词：人、动物、无生

物②。有些语言用一个特殊的量词称量人，一个

称量动物，还有一些称量无生物，如马来语、印度

尼西亚语、巴厘语 （Ｃｏｎｋｉｎ，１９８１③；Ｍａｒｎｉｔａ，
１９９６④）。Ｃｒｏｆｔ也指出，在大多数数分类词系统中
区别“人、非人”或“有生、无生”，但有三种特殊的

情况，其中之一是有生物或人没有任何特别的量

词，名词是根据事物的物理属性和功能来分类的。

如Ｋａｎａ语有１９个数分类词，它们优先按照事物
的形状分类，多数有生名词都是用通用量词称量，

还有些名词不用任何量词，它们根本没有“有生”

的区别⑤。

通过对汉语方言称量“人”“动物”和“植物”

等有生量词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汉语方言量词

系统不像其他语言的数分类词系统，没有将“人／
非人、有生／无生、人／动物／无生”等特征区别开
来，汉语方言称量“人”和“动物”主要采用通用量

词和形状量词，虽然有一些专用的量人量词和动

物量词，但其使用的限制多、范围窄，不具有普遍

性。汉语方言称量“植物”的量词却具有类型学

共性，大多来源于植物或植物部件，并且可以演变

成形状量词。可见，汉语方言称量有生物的量词

系统不符合量词类型学的一般规律，与类型学研

究中的特殊情况也有所不同，应该属于另一种特

殊的量词系统。

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ｔ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ａｎｄ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ＵＹ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ｔｈａ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ｉｍａｔｅ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ｓ，ｗｅｆｉｎｄｔｈａｔ
ｕｎｌｉｋｅｏｔｈｅｒｎｕｍｅｒ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ｈｕｍａｎ／ｎｏｎ
ｈｕｍａｎ”，“ａｎｉｍａｔｅ／ｉｎａｎｉｍａｔｅ”ｏｒ“ｈｕｍ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ｉｎａｎｉｍａ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ａｄｏｐ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
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ｆｅｗ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ｓ，ｉｔｓｕｓａｇｅｒａｎｇｅｉ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ｈａｖｅ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ｎｅｓｓｏｆ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ｙａｒｅａｌｌ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ｐｌａｎｔｓｏｒｐｌａｎｔｐａｒｔｓ，ａｎｄｃａｎｅｖｏｌｖｅｉｎｔｏｓｈａｐ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ｌｉｖ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ｐ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ｉｍａｔ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ｄｉａｌｅｃ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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